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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与我之间冥冥中似乎有着一种缘

分，小镇虽没生养我，但却给了我生命中的

另一半。认识妻子，结婚、成家、生子，从这

个角度上说，小镇给我一个家和完整的人

生。小镇从此融入我的生命，也成为我灵魂

的栖息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因工作原因，我来

到小镇。小镇地处苏皖交界，地理位置优

越，景色旖旎优美，典型的江南鱼米之

乡。然而，这些并没有给小镇带来经济

上的繁荣。那时的小镇从某种意义上说

不能算是镇，只比一般的自然村大一点，

碎石子铺就的丁字路建构起集镇的骨架，

几排破旧低矮房屋沿路而建，街上冷冷清

清，几家卖日用品的杂货店也鲜有人出

入，如果不是乡镇政府坐落于此，没有人

会相信这是集镇所在地。

我被安排到镇上的农技站从事农业技

术推广工作，之后，相继从事宣传、组织、人

社等工作，每次角色转换对我来说是挑战更

是磨砺。这期间，我从莽撞行事的毛头小子

变成精于世事的中年人，小镇也在改革开放

的浴火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水、电、路、吃、

穿、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初与妻恋爱时，从单位到妻所在村民

组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路虽不远，走

也最多半个小时，但坑洼不平的道路总会不

经意间给你一个下马威，稍不留神，就会一

趔趄。骑车更像是过山车，上下颠簸让你肠

胃翻江倒海。倘若遇上阴雨天，则更泥泞不

堪，骑车自不可能，只能走去，等到岳父家

时，腿上身上到处都是泥。妻半开玩笑地说

这条路是我们的爱情见证，无论以后有什么

风雨，我都和你并肩同行。与妻结婚已跨越

二十个年头，当年的土路已变成了宽阔的水

泥路，岳父家早年的三间青砖瓦房也于几年

前被淡蓝色琉璃瓦的小别墅取代。

现在的小镇，道路早已四通八达，柏油

路与水泥路在这里织成一张遍及镇村、通达

内外的致富网。村民们利用便捷的道路和

优势资源搞起了苗木种植和水产养殖。每

年春节刚过，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一辆

辆外地车开进来，挖掘、搬运、装车，将这里

盛产的苗木运往全国各地，在扮靓大城市的

同时，也鼓起了村民们的腰包。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这里特殊的地势造就东北多山

西北多水的特征。曾经饱受水涝灾害的沿

湖村民做起了水文章，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资

源从事起河蟹和青虾养殖。每当看到一筐

筐鲜活乱跳的河蟹和青虾被捞上来，大伙满

脸的笑容早已把内心的喜悦表露无遗。

小镇的村民也不再那么囊中羞涩。曾

经的“小三件”“大三件”是多少小镇青年们

的追求和梦想，又燃起多少年轻人对家的渴

望。那个时候，谁家要是娶媳妇或者嫁姑

娘，没有彩电、洗衣机和自行车，就好像觉得

没有面子。然而当年被看作奢侈品的“小三

件”和“大三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

普普通通的日常用品。汽车这样的商品对

大多数七零年代人来说，第一印象是停留在

影视中或者年画里。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

辆属于自己的车更是想都不曾想过。如今，

小镇的居民们聚集在一起谈论的经常是谁

家买了一辆奔驰，谁家又买了一辆奥迪。

曾几何时，到苏浙沪甚至更远的深圳广

州打工让小镇的无数青年背井离乡，踏上了

淘金或创业路。每年过年，他们又像一群候

鸟般从天南地北飞回来，他们带回了金钱，

也带回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和奇闻趣事。如

今小镇也有了自己的工业园，一座座厂房拔

地而起，一条条现代化的生产线昼夜不停，

一件件产品从这里走出县、走出省、走向全

国各地。小镇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像磁石一

样吸引越来越多的候鸟们回归。

此时此刻的我沉浸于对小镇的痴迷，心

中不禁想起余秋雨的诗《我在等你》：“我藏

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

你的喜悦。”这不正是我现在的心情。

小镇的道路、村组、原野，无处不留下

了我的脚步，或深或浅、或欢快或忧伤；也

记下我工作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片段，酸的、

甜的、苦的、辣的，这一切都构成了我与小

镇的故事。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我在时光流逝中

渐渐地老去，而小镇则在春风的沐浴中焕发

出新的光彩，成为皖苏边界一颗正在升起的

耀眼明珠。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徽

商的地方就有徽菜馆。徽商走

四方，徽厨遍天下，自东晋，经唐

宋，至明清，徽菜的扬名离不开

徽州商帮的历史贡献。继承了

徽菜烹饪传统的徽州商人不仅

把徽州食俗传到异乡他邦，还汲

取各地菜系烹饪之长，融汇古

今，兼收并蓄，终成独具一格、自

成一体的著名菜系。

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徽商故里的皖南绩溪，作为徽菜

发 源 地 承 载 了 太 多 的 历 史 荣

耀，创造了无数的徽菜经典。

漫游在绩溪县城，穿梭于灰墙

黑瓦、徽风古韵的老街深巷，你

随意拐进一家路边菜馆，然后

大方落座，大快朵颐，尽可享受

地地道道的徽州小吃和徽菜的

美味。当然，最值得一去的，还

是坐落在老城区的中国徽菜徽

厨博物馆。

值得一去，是因为它可看可

品，蕴藏着徽菜的前世今生和徽

味的浓情深意。当你走进博物

馆，风情万种的徽州不经意间就

闯进你的眼眸，在某个转角或某

处回廊，那些看似熟悉其实陌

生、看似随意摆放实则精巧陈列

的老物件，让你不由自主放慢脚

步，细细打量。无论是竹编木制

的民俗用品还是铜铸铁锻的农

耕器具，无论是网罗于民间的徽派三雕还是散发着民

国气息的瓷韵陶光，总是充盈着古老徽州的时光之

味，让人久久驻足，不舍离去。

当然，可看的不只是这些零零散散不说话的展

陈，可品的也不只有臭鳜鱼、一品锅、如意鸡这些“徽”

味十足的精品菜、特色菜、招牌菜，更有以徽州寿宴、

徽州婚宴为主题创意的厅堂，一张象鼻云勾的八仙

桌，配上古色古香的八仙椅和长条案几，再加上绫裱

的中堂、青花的对瓶和老式座钟，一个复古的老徽州

便有了神似的意象。而婚宴主题厅的一张胡适婚礼

菜单，让众游人停下脚步，忍不住要对这位大文豪与

裹足小女人的婚姻一探究竟。一个菜系，见证徽商

的崛起兴盛，也伴随着历史的风云开阖，以徽州六县

一府旧称和徽州主要姓氏命名的餐饮包厢，也让众

食客在感受味蕾之上无限美好的同时，通过诗情画

意的介绍和数字媒体的情景再现，对古老徽州的儒

商巨贾生发出许多的联想。

走进博物馆，除了可看可品，还可听可忆。古戏

台上，披挂传统戏服、脸着精致妆容的徽剧演员表演

正酣，悠扬激越的徽腔不时博得台下游客的阵阵喝

彩。紧连餐饮区的是博物馆联合县文旅部门特设的

一条非遗街区，徽墨制作、徽州三雕、湖村竹编、时雨

绿茶制作、端午锦袋、绩溪挞粿、古法印泥、髹漆工

艺、古法铁锅，入驻街区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尽显徽州

传统技艺的精华。用心触摸非遗街区一个个文化遗

存，那些恍若隔世的徽州记忆扑面而来，拂去尘埃依

然锃亮如新。其实，偌大的博物馆不仅是八百年经

典徽菜的活态传承，也是高度融合了徽文化体验的

“徽味大观园”。

徽菜徽厨博物馆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糸

巷”。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糸巷记忆馆”。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座废弃的缫丝厂，由爱国人士、民族企业

家胡炼九先生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终在国退

民进的大潮中潸然落幕。历经风雨沧桑走过无数辉

煌的缫丝厂，触须伸向小山城的每个角落，满载半个

多世纪三代缫丝人的青春故事和两千多位离岗职工

的悲情记忆。所幸百年老字号“胡兴堂”掌门人胡国

训慧眼识珠，多方考察后决定在工厂旧址上兴建糸

巷文旅综合体，保留原有建筑的框架和肌理，以旧修

旧，将丝绸文化与美食文化融于一馆。

“想你的风吹到了糸巷”——糸巷记忆馆的开馆

牵动着小城的记忆神经，让流向各地的缫丝人找到了

“快乐老家”。如今的徽菜徽厨博物馆，已经成为中国

县域工业遗产文化旅游的一个标杆。

岁末年初，我和《糸巷记忆》丛书编委会的老师再

次走进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如今的博物馆已

成为绩溪父老乡亲常来、外地旅客必到的网红打卡

地，成为丝绸文化、美食文化和徽文化多重体验游的

工业遗址特色文旅街区。没错，这样一家新形态的博

物馆，不仅荟萃了百馆珍馐、浓缩了千载徽味，也沉淀

着光阴里的故事，馆藏着故土上的乡愁，我们又如何

能轻易错过呢！

《泾溪》是晚唐诗人杜荀鹤以泾县境内

青弋江为背景所作的诗歌，诗云：“泾溪石

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

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该诗言简意赅地

表明，在险滩暗礁上行船，撑船人总是战战

兢兢、小心谨慎，所以一年到头都没有翻船

的事情发生；可在平缓水流中行船，撑船人

却因思想懈怠以致麻痹大意，因此时常有

船毁人亡的事情发生。

如今，这首饱含哲理的《泾溪》经过一

千多年的岁月沉淀，在新时代，依旧璀璨

夺目，光芒四射。它所蕴含的深意无不在

向人们警示：越是形势向好，越要居安思

危，得时念失，处盈虑亏，只有时刻心怀

“兢慎”之心，才能克服艰难险阻，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下稳步前行。这恐怕是杜荀鹤

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诞生《泾溪》诗的“泾溪”“险石”

究竟在哪里呢？作为青弋江畔的泾县人，

很想一探究竟。

“古诗文网”对《泾溪》这样注释：“泾

溪”在安徽省东南部，源出旌德县南，北流

至泾县与赏溪汇合，西北向流入芜湖。泾

县至芜湖的河段，今名青弋江，多暗礁险

滩，水流湍急。从内容上看，泾溪就是泾县

流往芜湖的青弋江，该注释与《泾溪》诗的

本意较为吻合。

“360百科”对《泾溪》的注解有所出入：

“泾溪”：一作泾川，又名赏溪。在今安徽泾

县。源出旌德县南，北流至泾县西入青弋

江。显然，这里所指“泾溪”是旌德县流入

泾县的徽水河，徽水河经黄村镇往北流入

青弋江。可从如今徽水河的流量看，根本

不足以行船，从逻辑上讲徽水河是泾溪的

概念并不成立。

诗仙李白在诗歌《别山僧》中这样写

道：“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

“古诗文网”对《别山僧》中“水西”的注释

是：“水西即水西山，在泾县西五里。”“百度

百科”对该诗中“泾溪”的解释是：“水西山

下临泾溪”，也就是说“泾溪”在水西山下，

就是如今水西山下的青弋江。

李白在另一首诗歌《泾溪东亭寄郑少

府谔》中写道：“欲往泾溪不辞远，龙门蹙波

虎眼转。”该诗是天宝十四年（755年）深春，

李白游桃花潭后沿舒溪上行去陵阳山，游

龙门路过此处所写。

试着用当下火爆的“纳米AI”搜索陵阳

山和东亭位置，网上显示：陵阳山位于太平

湖中游西北岸，东亭则在泾溪东岸。从如

今的行政区域看，诗中龙门应属当今的黄

山区龙门乡。龙门乡的历史沿革显示，公

元745年，龙门乡由泾县划归太平县，而属

内河流仍称泾溪也符合人们习惯性沿用。

若是，如今的泾溪龙门河段已随着陈村大

坝蓄水沉到了太平湖湖底。

李白另有诗作《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

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也

提及泾溪，“泾溪南蓝山下”应当是李白想

要表述蓝山的位置。关于该诗中的泾溪，

“百度百科”这样注释，从地理位置上看，蓝

山距泾县城西南约五十华里，李白想要表

达的应当是蓝山位置在泾溪南边，这符合

现实地理状况。可“百度百科”关于泾溪

“在泾县西南一里”的注释还是值得商榷。

以上三首李白诗作均提及泾溪，涉及

泾县水西到黄山区龙门乡长达五十多公里

的河段，由此可以佐证，杜荀鹤诗文中的

“泾溪”应当是指青弋江，险石是指青弋江

中对行船构成威胁的石头，而非某一处险

石所在地，这也符合行船中随时会遭遇险

情的客观规律。

无论泾溪险石在青弋江何处，都不影

响《泾溪》这首诗对人生、对工作、对社会发

展的警示，其巨大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糸
巷
记
忆

◇

王
明
亮

我的小镇我的城我的小镇我的城
◇◇汪显跃

夕阳西下，倦鸟归
林，远处的高山、村庄、
田野，近处的房屋都披
上了晚霞，错落有致的
房屋、纵横交错的马路、
鳞次栉比的商店在余晖
照耀下显得宁静而祥
和。我沉浸在这如诗
如画的美景中，任思绪
随意飞扬，穿越时空隧
道，随着空间转换，慢慢
地品味和体会我与小镇
的故事。

舌尖上的春天
（组诗）

◇魏馨媛

香椿芽

春风爬上枝头

嫩红的指尖

轻轻拨开三月的帘幕

香椿芽

带着雨后的清新

在枝头摇晃

像一个个未说出口的秘密

等待着被采摘

母亲的竹篮

盛满了清晨的光

香椿芽在篮中

舒展着稚嫩的腰肢

摘一把香椿芽

就握住了整个春天

沸水中

它们褪去青涩

在油盐的怀抱里

释放出整个春天的芬芳

我咀嚼着

这来自枝头的馈赠

品味着春天

醇香的味道

蒲公英

清晨，露珠还挂在

你锯齿状的叶缘

我弯腰

将你从泥土中轻轻拔起

根须带着大地的体温

苦涩的气息

在指尖蔓延

像一首未完成的诗

在农家的餐桌上

你褪去野性的外衣

蒜末与香油

在你身上跳舞

尝一口，苦涩之后

是甘甜的回味

仿佛整个春天

都在舌尖缓缓绽放

探寻青弋江中的“泾溪险石”
◇王响宁

人 文

地 理

敬亭春光敬亭春光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潘华业潘华业 摄摄


